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莫泊桑

    溃退中的残军，一连好儿天穿城而过。那已经算不得什

么军队，倒像是一些散乱的游牧部落。那些人胡子又脏又

长，军装破破烂烂，他们无精打采地向前走着，既不打军

旗，也不分团队。所有的人都像是精疲力竭，困顿已极，连

想一个念头、拿一个主意的力气都没有，仅仅依着惯性向前

移动，一站住，立刻就会累倒在地上。人们看到的大多是战

时被动员入伍的人，这些昔日与世无争、安居乐业的小财

主，而今被枪支压得腰弯背驼;还有一些年轻机警的国民自

卫军，他们既容易惊恐失色，也容易热情冲动，他们时刻准

备冲锋陷阵，也时刻准备逃之夭夭;其次是夹杂在他们中间

的几个穿红色军裤的正规步兵— 在一场大战役里伤亡惨重

的一个师的残卒，再次是同这各种各样的步兵夹杂在一起的

穿深色军装的炮兵;偶尔还可以看到个把头戴闪亮钢盔的龙

骑兵，拖着沉重的步伐，吃力地跟着步兵比较轻松的脚步。

    接着过去的是一队队义勇军，各有其英雄无比的称号:

“战败复仇队”、“墓穴公民队”、“出生入死队”等等，神情

活像土匪。

    他们的长官，有的是以往的呢绒商或粮食商，有的是从

前的油脂商或肥皂商，只因形势的要求才成了军队，他们所



以被任命为军官，不是由于金币多，就是由于胡子长。他们

浑身佩挂着武器，法兰绒军服上满镶着金边，密布着徽章;

他们说起话来嗓门洪亮，尤爱讨论作战方案，自以为岌岌可

危的法国全靠他们这些大吹大擂的人在支撑;不过他们有时

却害怕自己手下的士兵，因为这些人原是些打家劫舍之徒，

虽然往往勇猛得出奇，但毕竟偷盗成性、放荡不羁。

    听说普鲁士人就要进占鲁昂③了。

    两个月来一直在近郊森林里小心翼翼地侦察敌情、有时

开枪误杀自己的哨兵、有时一只小免在荆棘丛中动弹一下便

马上准备战斗的国民自卫军，都已逃回各自的家中。他们的

武器，他们的制服，不久前他们用来吓唬三法里内公路上的

里程碑的所有杀人凶器，也都突然不翼而飞。

    最后一批法国士兵终于渡过塞纳河，取道圣瑟威镇和阿

沙镇，往奥德麦桥去了;走在末尾的是已经绝望的将军，他

带着这些散散漫漫的残兵余勇，实在一筹莫展;一个素负勇

敢盛名、惯于克敌制胜的民族，竟然被打得一败涂地，在这

样的大崩溃中，连他自己也茫然若失;他由两个副官左右伴

随，徒步向前走去。

    此后，城市便笼罩在一片深沉的寂静之中，人们惶恐不

安而又默默无言地等待着。做生意伤透了脑筋的大腹便便的

店老板们忧心忡仲地等待着战胜者，当一想到敌人可能会把

他们烤肉的铁钎和切菜刀当作私藏的武器加以追究，就不寒

而栗。

    店铺一关门，街上了无声息，仿佛生活都停止了。偶尔

出现一个居民，也被这种沉寂镇住r，顺着墙根急急忙忙地

溜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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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忧心仲忡的等待，甚至使人V-91得倒不如敌人早点来。

    法国军队撤出的第二天1:午，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的几个

枪骑兵，快马流星地穿城驰过。接着，过r不大会儿，黑压

压一群人马从圣卡特琳山的山坡上冲了F来，与此同时，另

外两股入侵者也出现在达内塔尔公路和布瓦吉约姆公路上

这三支队伍的先锋队恰好同时会合于市政厅广场，而从附近

的各条大街小巷，德国军队正源源到来，他们摆开长长的队

伍，沉重而整齐的步伐踏得街石笃笃作响。

    用一种陌生的、喉音很重的语言U{减出的号令声，在一
排排似乎无人居住的死气沉沉的房屋前间荡着，其实在紧关

的百叶窗后面，无数只眼睛正窥视着那些战胜者，他们现在

成一r这座城市的主人，依据 《战时法》，他们不仅有权主宰

人们的财产，而且有权主宰人们的生命。居民们躲在遮得漆

黑的屋子里，惊惶万状，仿佛遇到r大洪水和毁灭性的大地

震，纵然你有再大的智慧、再大的力气也无能为力。每当事

物的既定程序被打乱，再无安全可fX，受社会法律和自然法

则保护的一切都任随凶残无情的暴力所左右的时候，人们总

会有这样的感觉。地震把一个民族全部砸死在倒塌的房屋

下，泛滥的江河把淹死的农民连同牛尸和冲垮的房屋的木梁

一道卷流而下，获胜的军队屠杀自卫者，带走被俘者，以战

刀的名义抢掠，用大炮的吼声感谢上帝;所有这一切都是可

怕的灾难，它们从根本上动摇了我们对永恒正义的信仰，以

及人们教导我们的对上天保佑和人类理性的信念。

    一小股一小股的敌军在敲各家的门，然后走进屋去。这

就是入侵以后接踵而来的占领。战败者开始履行义务了，他

们必须对战胜者百依百顺。



    过了一段时间，最初的恐怖感消失，新的平静气氛出现
了。在许多家庭里，普鲁士军官和房主一家同桌吃饭。若碰

上是个有教养的军官，他还会出于礼貌为法国叫叫屈，表白

他参加这场战争心里是如何的反感。仅仅由于他怀有这种感

情，就值得人们向他表示感激了，更何况有朝一日还可能需

要他的保护。笼络好了他，也许就能少供养几个兵士。再

说，既然自己完全捏在这个人的手心里，跟他伤了和气又有

什么好处呢?真要那么干的话，与其说是勇敢，倒不如说是

卤莽。而卤莽这种毛病，鲁昂的有产者们再也不会有了，因

为现在已经不是那本城引为骄傲的英勇保卫战的时代了③。

最后，人们还从法国人之间礼尚往来的规矩中引出一条至高

无上的理由，说什么对外国军人在家里尽可以礼相待，只要

在公共场合不表示亲热。于是在外面，彼此都装作互不相

识，而一到家里，就高高兴兴她促膝而谈;而那位客居的德
国人，每夭晚上与房主一家围坐在炉边烤火的时间也就更加

长了。

    甚至市面上也逐渐恢复了平日的气象。法国人依然不出

大门，不过有的是普鲁士军人满街里熙来攘往。此外，那些

蓝衣镖骑兵，别看他们神气活现地挎着杀人刀在街上大摇大

摆，他们对普通市民的蔑视，比起去年同样在这几家咖啡馆

喝酒的法国狙击军官，似乎也并不显得格外厉害。

    不过空气里却多了点儿异样的东西，一种既陌生又不可

捉摸的东西，一种难以忍受的异邦气氛，好像一种无孔不入

的气味，那就是外敌人侵的气味。这种气味充满了住户和公

共场所，改变了人们饮食的口味，使人们觉得仿佛旅居于遥

远而又野蛮可怕的部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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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战胜者经常要钱，而且要得很多。居民们急是照付不

误，反正他们有的是钱。不过要知道，一个诺曼底省的I t4人

越是有钱，当他作出任何一点儿牺牲、看到自己任何一点儿

财产落到别人手里时，也就越心疼。

    就在这期间，在顺流而下往克鲁瓦塞、第厄普和比埃萨

尔等地去的河上，离鲁昂城二三法里的地方，船夫和渔民们

经常从水底捞出德国人的尸体来，穿着军装的身体己经泡得

膨胀，有一刀扼死或一脚踢死的，有当头一石头砸死的，有

从桥上被人推到河里淹死的。河底的淤泥里还不知埋没着多

少这种暗中进行的野蛮但却正义的复仇业绩，这些不为人知

的英雄壮举，无声无息的袭击，比光天化日下作战更危险，

而又享受不到光荣的名声。

    可是对侵略者的仇恨总能激励起某些大无畏的勇士，使

他们随时准备为一种理想献出生命。

    侵略者虽然把城市置于他们严格的纪律管制之下，但是

据传他们在整个胜利进军途中所犯下的恐怖行为，他们在这

里却一件也没有干过，因而人们终于胆壮起来了，做生意的

欲望又在本地商人们的心里活动起来。其中几个商人在法军

依然据守着的勒阿弗尔市都有大宗的买卖关系，他们很想试

一试，先由公路到第厄普，再从那里搭船到那个港口城市。

    他们借助于几个熟识的笋国军官的影响，从总司令部弄
到了一纸获准离境的证明。

    于是有十个人在车行里登记订下坐位，专为这趟旅行定

了一辆四匹马拉的大骚车，决定在一个星期二的早晨，天不

亮就发车，以免招摇。

    好些夭以来，地一直冻得硬邦邦的;谁知星期一三点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



光景，偏偏从北方吹来一大片鸟云，下起雪来，片刻不停地

「了一个后半晌和一个通宵。

    清晨四点半钟，旅客们在诺曼底旅馆的院子里聚齐了，

池们就要在这里士车。

    池们都还睡眼惺松，紧裹着的身体冻得直哆嗦。在黑暗

中他们谁也看不清谁;身上臃肿沉重的冬衣使他们看去像是

穿着长袍的肥胖教士。不过有两个男子还是彼此认出来了，

第三位也凑上去，于是他们就交谈起来。一个说:“我把妻

子也带去。”另一个说.“我跟你一样。”第三个说:“我也是

的。”接着第一个又说:“我们不回P昂了，要是普鲁士人打

到勒阿弗尔，我们就到美国去。”由于性格相似，他们的计

划竟不约而同。

    不过还没有人来套车。只有一个车夫提着盏小灯笼不时

地从一个黑咕隆咚的门里出来，又立刻钻进另一个黑咕隆咚

的门里去。只听得马蹄踏地的声音，因为地上铺着草，又有

马粪，所以声音不大响亮;还有一个人在马厩深处对牲口说

话和斥骂的声音。一阵轻微的铜铃声说明有人在搬弄挽具，

这铜铃的喃喃细语很快就变成清脆、持续的颤响，此后铃声

的节奏随着马的动作不断变化，时而毫无动静，时而骤然一

阵剧响，还伴着铁蹄跺地的沉闷响声。
    门突然关上。各种声音也都戛然而止。
    那几位财主冻得够呛，早已不说话了;他们僵直地站在

那里，一动不动。

    白色的雪花织成了一幅绵延不绝的帷幕，直垂大地，一

面垂落一面莹莹闪光，它给一切都蒙上一层冰苔，掩盖了万
物的形象;在这严冬笼罩下的宁静城市的死一般的沉寂中，



只能听到雪片纷落时那隐隐约约、不可细分、而又飘忽不定

的摩擦声，与其说是一种响声，倒不如说是一种感觉，因为

那实在不过是一些徒然充满空间、覆盖世界的轻飘飘的微屑

在扰攘。

    刚才那个人又提着灯笼出现了，他拉着一匹死气沉沉的

马，那马似乎很不乐意跟他来。他把马牵到车辕中间，系好

一道道缀绳，又围着马转了好半天，才把髻套安装停当，因

为他另一只手得提灯照亮。只能用一只手干活。他正要去拉

第二匹牲口时，发现旅客们全都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，身上

落满了白雪，像是雪人似的，便对他们说:“你们干吗不上

车呀，车里至少有点遮挡。”

    毫无疑问，在这以前他们连想也没想到上车里去，一经

提醒便都连忙向车子涌去。那三个男子先扶各自的妻子上去

坐在车厢尽头，随后自己也上了车;接着是几个身影模糊的

人和带着面纱的人，在剩下的位子坐下，他们彼此间没说一

句话。

    车厢底板上铺着麦秸，大家都把脚插在麦秸里。坐在尽

头的几位太太随身带着装有化学炭的小铜手炉，这时便都点
燃起来，并且低声列举这种设备的优点，说了好一会儿，其

实无非是彼此复述一些大家都早已知道的事。

    骤车终于套好了，因为路滑难行，原来是四驾的马车，

现在套了六匹马。车厢外面有人问道:“全上车了吗?”车里

一个人答道·“全上啦。”择车便出发了。

    绎车以很低的速度慢吞吞、慢吞吞地向前走着。车轮深

陷在雪里;整个车身咯咯吱吱地低声呻吟;六匹马一跳一滑

的，气喘吁吁，汗气腾腾;车夫那条其长无比的鞭子前后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7 .



右地飞舞，僻僻啪啪不住声地响着，鞭梢忽而卷成一团，忽
而舒展开来，犹如一条细蛇;有时照准一匹马圆滚滚的屁股

冷不防狠抽一鞭，那马就因猛然加劲而把屁股高高一M o

    不知不觉，天已渐渐亮了。那被车上一位土生土长的鲁

昂人比作 “天降的棉花”的轻盈雪花，也不再下了。一道淡

淡的光线透过大片云层投射到地面，乌云密布的天空把白茫

茫的大地反衬得分外明亮，田野上一会儿出现一排披着雪衣

的大树，一会儿出现一座戴着雪帽的茅屋。

    借着黎明时惨淡的微光，车里的人开始好奇地互相打量

起来。

    在车厢尽头最舒适的位置上，大桥街的葡萄酒批发商鸟

先生和他的太太，正面对面地在那里打吨儿。

    鸟先生原是个店伙计，老板的生意破了产，他就顶了铺

底，并且发了财。他以很低的价格把很次的葡萄酒卖给乡下

的零售小贩，因此凡是认识他的人，直至他的亲朋好友，都

公认他是个狡猾的奸商，是个诡计多端而又爱笑逗乐的真正

的诺曼底人。

    他这狡诈的恶名是那么昭著，因此在省长官邸的一个晚

会上，文笔尖刻而又细腻的寓言家和歌谣能手图尔奈先生

— 地方上的一位骄子，看到女宾们有点儿困倦，建议她们

玩一局 “鸟儿飞”④。这句妙语顿时就飞遍省长的所有客厅，

继而又飞到全城的所有客厅，全省人咧开大嘴笑了足足有一
个月。

    此外鸟先生还有一个出名的地方，就是喜欢搞各种各样

的恶作剧，开一些善意或恶意的玩笑;所以无论谁谈到他，

都不免立刻加上这样一句评语.“这只鸟，真是个活宝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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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他个头矮小，腆着气球似的大肚子，几乎紧挨着肚子上

面就是那张通红的脸，夹在两塔鬓须之间。

    他的妻子却是个高大、强壮、利落的人，说话嗓门高，

主意来得快，在店里她简直就是秩序和算术的化身，而鸟先

生则以其欢蹦乱跳的举动来活跃店里的气氛。

    坐在他俩旁边的是卡雷一拉马东夫妇。尊贵的卡雷一拉

马东先生属于一个更高的阶层，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，在棉

织业举足轻重，拥有三座纺织厂，得过四级国家荣誉勋章，

身任省参议院议员。在整个帝政时期⑤，他一直是温和反对
派的领袖，而他所以要扮演这个角色，无非是因为:先用

“彬彬有礼的武器”(这是他自己的说法)抨击政府的某项提

案，然后再投票赞成这项提案，要价可以更高。

    卡雷一拉马东夫人比丈夫年轻得多，往日派到鲁昂驻扎

的富裕人家出身的军官们，经常在她身上获得慰藉。.此刻，

她路缩在皮大衣里，坐在丈夫的对面，相形之下显得那么玲

珑，那么娇憨，那么妩媚，她正用凄苦的目光看着车厢里惨

淡的情景。

    他们旁边是于贝尔·德·勃雷维尔伯爵夫妇，他们的姓氏

堪称诺曼底省最古老、最高贵的姓氏之一。伯爵是个很有气

派的老绅士，为了加强他在生理上与国王亨利四世⑥的相似

之处，他在衣着化装上费尽心机，因为根据一个令他的家族

荣幸之至的传说，亨利四世曾使德·勃雷维尔家的一位夫人

怀了孕，那夫人的丈夫还因此被加封为伯爵，任命为省长。

    于贝尔伯爵是卡雷一拉马东先生在省参议院里的同僚，

不过他代表的是本省的奥尔良党。他何以会同南特市一个小

造船厂主的女儿结婚，这内情一直是神秘莫测的。但是伯爵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9 ·



夫人雍容大度，比谁都善于待人接物，并且据认为还博得过

路易一菲力浦的一个公子的垂爱，所以贵族们都对她热情相

待;而她的客厅也始终是本地首屈一指的客厅，只有在她的

客厅里还保留着对贵妇人殷勤献媚的占老骑士风度，所以要

想涉足其间是难而又难。

    德·勃雷维尔夫妇的财产全是不动产，据说每年的进项

多达50万法郎。

    这六个人构成车上的基本阵容，是社会L有叮靠收入、

生活安逸、实力雄厚的一方，属于信奉宗教和原则的有权势

的正人君子之列。

    真是巧得出奇，女乘客全都坐在一条凳上;伯爵夫人旁

边有两位慈善修女，她们手拨着长串的念珠，口中喃喃有词

地念着 《天父颂》和 《圣母颂》。年老的那一个脸上满是小

小的麻痕，就好像被摆在眼前的一挺机关枪迎面打了一梭

子。另一个长得很瘦弱，在被过分的信仰蚕食着的害瘩病的

胸腔上面，生着一张好看却露着病容的脸‘、这信仰造成了多

少殉教者，又使多少人超凡入圣啊，
    在两位修女对面，一男一女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。

    那男的，大家都认识，是民主党人科纽岱，有身份的人

见了他无不惧怕三分。20年来，他经常在民上党人出入的

各家酒馆的啤酒杯里滋润他那把火红的大胡子。他同哥)L朋

友们一起吃掉了作糖果商的父亲留下的一笔相当可观的产

业，因而他急不可耐地巴望着共和国出世，以便获得他为革

命喝下那么多啤酒以后理应获得的职位。九月四日事件幼

时，大概有人成心作弄他，他以为自己已被任命为省长了，

可是当他去上任时，省政府留下的勤杂人员们已自称为那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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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唯一主人，拒绝承认他，他只好退了出来。不过他倒确实

是好样儿的男子汉，性情和善而又以助人为乐，他以无比的

热忱挑起组织本城防务的担子。他指挥人们在平原上挖了许

多坑，砍倒了附近树林里的所有小树，在各条公路 匕布下许

多陷阱;当敌军返近时，他就迅速撤回城里，而且颇以自己

所做的这些战备工作而自萦。他现在想到勒阿弗尔去发挥更

大的作用，在那个地方，构筑新的防御工事也即将成为势在

必行的事。

    那女人是个人们所谓的窑姐儿，因为年纪轻轻身体就发

胖，得了个外号叫 “羊脂球”，以此出名。她身材矮小，浑

身没一处不是圆滚滚的，肥得像猪油;”手指头也肉鼓鼓的，

关节处如同用绳子勒紧了似地陷下去一圈，十个手指头活像

十个由几截短腊肠连成的腊肠串儿，绷得紧紧的皮肤发着亮

光，硕大的胸脯隔着衣服高高隆起;尽管如此，她依然吊起

不少人的胃口，令他们争相追逐，因为她那鲜艳的气色实在

叫人看了喜欢。她的脸蛋儿像一个鲜红的苹果，又像一朵含

苞欲放的芍药;脸庞的上部闪烁着两只非常美的、乌黑的大

眼睛，由长而密的睫毛围护着，睫毛的倒影映在眼里;脸庞

的下部是一张窄窄的、迷人的小嘴儿，滋润得好像专为接吻

而生，嘴里是两排细小而光亮的牙齿。

    据说，她还具有许多难以估价的长处。

    车里人一认出她，在那几位正派女人之间便传开一阵耳

语，虽是耳语，但说到什么 “妹f'" .‘社会的耻辱”之类的

字眼时，声音却特别响，这时她便抬起头来，把同车的人扫

视一遍，她的目光是那么大胆而又富于挑战的意味，十是车

里又立刻了无声息、大家都把眼光垂下去，只有鸟先生还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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眼瞅着她，看来很开心。

    可是那三位太太很快又谈起话来，车里有这个妓女存

在，促使她们突然结成了朋友，几乎可以说是知己之交了。

在她们于来，面对这个不知廉耻的卖淫妇，她们必须把她们

作为有夫之妇的尊严联合起来搭成一个枪架，因为合法的爱

情从来都是居高临下地威镇它那自由行事的同行。

    同祥，因为有科纽岱在面前，那三个男的也出于保守派

的本能而彼此更加接近，他们正用一种看不起穷人的口吻谈

论着各自的钱财。于贝尔伯爵谈到普鲁士人已经给他造成的

损害以及丢失牲畜、遗弃庄稼将会造成的损失，摆出一副家

资亿万的大领主满不在乎的神情，言下之意:这种种灾难大

不了给他带来一年半载的不方便罢了。在棉织业里历经风险

的卡雷一拉马东先生早就多了个心眼儿，汇了60万法郎存

在英国，那是他以备不时之需的止渴的梨子。至于鸟先生，

他曾谈妥一笔交易，把现在仍存在他酒窖里的普通葡萄酒全

部卖给法军后勤部，因此国家欠着他一笔巨款，他满心指望

能在勒阿弗尔领到这笔款子。

    这三个人一边谈话一边频频地交换着友好的目光。他们

的地位虽然不同，但是 “有钱”这个共同点使他们彼此感到

和弟见一样，他们也的确是占有财富、手插进裤兜就会弄得

金币叮当响的人的伟大共济会中的弟兄。

    车走得那么慢，到了上午十点钟，走了还不到四法里。

男乘客曾经三次下车，徒步爬过上坡的路。人们开始焦虑起

来，因为原定在托特镇吃中饭的，现在连在天黑前到达那里

的希望也没有了。每个人都暗自注意着，但愿能在公路边发

现一个小酒馆，偏偏这时释车又陷进一个雪堆，花了两个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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头才一把车拖出来

    饥肠辘辘，弄得人心里发慌;但却看不到一个小饭馆，

看下到 个小A馆— 早在普价士军队不断迪近、饥饿的法

国败兵经过的时候，各行商家就被吓得停业了。

    每经过一个靠近路边的农庄，男乘客们就全体出动去找

吃的，但是他们连一块面包也没弄到，因为满怀疑惧的农民

怕挨抢，把储备的食品全藏起来了。要知道，那些当兵的，

嘴里吃不到一点 儿东西，发现什么都强取硬拿。

    将近下午一点钟光景，鸟先生公开承认他已确实无疑地

感觉到胃里空得难受。大家也都像他一样早就在忍受着饥饿

的磨难;吃东西的强烈需要有增无已，后来谈话的人也都闭

上了嘴巴。

    隔不大会儿就有一个人打哈欠，而且这个人刚打完、几

乎立刻就有另一个人跟着打，于是每个人都轮流打起来，因

为各人性格、教养和社会地位不同，打法也大不一样，有的

张开大嘴发出一阵巨响，有的则谦恭地连忙用手捂住张开的

嘴，只见里面冒出一股热气。

    羊脂球好几次弯下腰去，像是在衬裙底下找什么东西。

但看了看周围的人，迟疑了片刻，又默默地直起身来。人们

的面孔都是白森森、绷得紧紧的。鸟先生声称他宁愿出

1000法郎买一只肘子。他的妻子作了个手势，似乎要表示
抗议，不过，她随即平静下来。每听丈夫说到要破费金钱的

事，她总是心如刀割，在这个问题上，即使是玩笑之谈，她

也会当真。这时伯爵说道.“的确，我也觉得不大舒服，我

怎么就没想到带点儿吃的来呢?”其实每个人都在这样责怪

自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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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然而科纽岱却带着满满当当一壶朗姆酒，他拿出来请大

家喝，大家都冷冰冰地表示谢绝。只有鸟先生领受他这番好

意，抿了一点点。他递回酒壶时感谢地说 “喝一点倒是有

好处，又能暖身子，又能让人忘了饿。”烧酒刚下肚，他的

兴致马上来了，他提议仿效歌谣中那只小船上的做法;分食

最肥胖的旅客。他这话分明是影射羊脂球，因而使得那些有

教养的人老大不高兴。谁都不答理他，只有科纽岱微微一

笑。两位修女已经不再数着念珠喃喃祈祷，她们把手缩进宽

大的袖笼里，纹丝不动地危坐着，执拗地低头望着车的底

板，想必是在领味上天赐给她们的痛苦，以此作为给上天的

奉献〔，

    三点钟的时候，车正走在一片茫茫无边的平原上，四野

里连一个村落也看不到，羊脂球突然弯下身去，从长凳底下

拉出一个用白色餐巾盖着的大篮子。她先从篮子里拿出一个

小瓷碟，一只小银杯，接着又拿出一个大钵子，里面盛着两

只切开的子鸡，酱汁都已经结冻了，人们瞅见篮子里大包小

包的还有不少别的好东西:点心啦、水果啦、糖食啦，是为

作一次三天的旅行准备的，有这么多食品，三天之内可以根

本不沾旅馆厨房里做出的饭菜。四个酒瓶从这些食品包中间

探出头来。她拿起一个鸡翅膀，灵巧地啃起来，同时就吃着

一块块诺曼底人称之为 “摄政”的小面包。

    所有的人视线都向她射去。香味很快就传开了，刺激得

人们张大了鼻孔，口水源源不断地涌到嘴边，耳根下面的领

骨也绷得酸痛。夫人们原先对这妓女的蔑视此刻更发展到了

残暴的程度，她们简直想杀死她，或者把她，还有她的银

杯、篮子和食品，一起扔下车，扔到鹭地里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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